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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获取资讯为目的的阅读包括探测性阅读、搜索性阅读、检视性阅读三种亚类型。探测性阅读以网页、书册、篇章为单位，读法是大致地“瞄一眼”标题、作者等信息，搜索与选择相关文本，目的在于确定网页或读物是否具有阅读价值。搜索性阅读是为解决一个特定问题，从陌生的文本中快速地查找到能直接回答问题的特定信息，其阅读方式是扫读。检视性阅读为的是高效地了解一个陌生文本的整体概貌和主要内容。本文对这三种阅读方法加以具体分析。
【关键词】获取资讯；探测性阅读；搜索性阅读；检视性阅读
资讯，指纸质文本中和网络媒体上的有用的信息。这些信息是阅读者以前所不知道的，而在搜索到或给定的文本中可以直接查询到。
以获取资讯为目的的阅读，意思是通过阅读知道了原来所不知道的信息。“知道”这个词，取其最基本的词义，相当于注意到了、见到过了、听说过了。所读的文本是阅读者能够连贯阅读的文本，或者是超过其理解力的文本但只需达到粗浅阅读的水平；所获得的资讯，一般只是临时、临场要用，未必需要长时记忆。
以获取资讯为目的的阅读，有时要在许多文本中搜索和选择相关文本，有时是在内容较多的文本中检索特定的信息。不管哪一种情况，都有较紧迫的时间要求，因此需要较熟练地运用浏览、跳读、扫描、速读、略读等阅读方式。要熟练地运用这些阅读方式，必要条件之一是熟悉语篇类型的特征、特点，包括文本形式和文本体式。以获取资讯为目的的阅读有以下三种亚类型。

一、知道“去哪里找”：探测性阅读［1］
1. 阅读情境
从阅读情境看，以获取资讯为目的的阅读，大致分为以下四种情况：
第一，随机的。如随手翻阅书报杂志，无特定目的的网上冲浪，对某个广告、海报感兴趣或被吸引等。看似是随机而不经意的，其实往往是由机构、商家等刻意推送的。
第二，被推送的。如被人塞到手上的小广告、介绍产品或公司等的小册子，电梯四周张贴的广告、通知，网络页面上置顶或滚动的瞬时消息，手机微信推送的文章等。
第三，被要求的。如因他人要求，需要即刻告知相关信息；因工作等任务要求，需要即刻知晓某些信息；在阅读测试中被要求快速找到文本中指定的信息。“被要求”有时是隐含的，一些公共信息被认为是相关的人们应该知道的，比如一些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服务公约、面试须知、招生简章、会议通知等，都假设相关人员是应该事先知晓的。
第四，主动查询的。因个人的需要或兴趣，去主动查询一些特定的信息。比如，要选择个人旅游的路线、要参加专业资格考试、想知道某个物件的使用方法、想了解某部电影或某本书的内容等。
前两种阅读情境，基本上是“被送来”的信息。如果要严肃对待的话，就需要批判性思维和批判性阅读。
以获取资讯为目的的阅读，主要指后两种阅读情境，即被要求或主动地获取资讯。
2. 阅读方法及其能力要求
要获取资讯，首先要知道“去哪里找”有用的信息。信息储存在网站网页，在词典、手册、教科书等书籍报刊里，为获取一个特定的资讯，要去哪里找？这就需要进行探测性阅读。
探测性阅读，以网页、书册、篇章为单位，读法是大致地“瞄一眼”标题、作者等信息，搜索与选择相关文本，目的是为了确定网页或读物是否具有阅读价值。
就数字阅读而言，是运用网络的导航工具和检索工具，查询与解决特定问题相关的网站网页。对纸质阅读而言，相当于到书店买书或图书馆借书时选书的过程，或者在一本杂志里挑选想要读的文章的过程。目前，大部分纸质文本都有对应的电子文本，以往通过翻阅书籍报刊的查询工作，现在一般都可以借助于网络进行，也转变为数字阅读。
数字阅读所面临的问题是“信息太多”，而且真伪难辨、良莠混杂，在方便人们查询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无关信息、伪劣信息的随时干扰。要剔除伪劣信息，排除大量的无关信息，高效地找到自己可能需要读的材料，取决于以下三项关键能力：辨别信息源的可靠程度，判断信息是否相关，对信息的质量进行形式评估。
（1）辨别信息源的可靠程度
信息源，包括信息发布的平台、发布者的身份以及发布的时间等。
优先要查询的信息源包括：正式颁布的法律、法规，国家和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公布的通知、通告、规定、规程等文件，经审定的工具书、教科书、使用手册等。
一般而言，政府网站或企事业单位的网站发布的信息可信、可靠。真实具名发布的信息比化名或匿名发布的信息可靠。发布时间过久的信息很有可能是过时的信息。
引用、转述别人言论的二手材料或转手材料不太可靠，甚至很不可靠。
评论、介绍、广告等，其可靠程度视信息发布的平台、发布者的信誉而定。
（2）判断信息是否相关
判断信息是否相关，其难易程度视所要解决的问题而有不同。
问题越具体，判断越容易。比如：要了解看病如何挂号，如何交费，如何申报纳税，如何报考，等等。
如果问题较为笼统，甚至只有一个大致的主题或话题，判断信息是否相关就会有较大难度。比如：家长想知道辅导孩子学习该看哪些书，职场人士想知道为提升自己的能力该学习什么，大学生想知道研究某方面的学术问题需要找到哪些参考文献，等等。
（3）对信息的质量进行形式评估
网络上的信息往往是碎片化的，查询一个主题，哪怕是尽量具体的主题词，也可能有成百上千乃至数万条相关的信息。除辨别信息源的可靠程度之外，还应该对所读文本的质量作初步的评估。信息的质量主要体现在信息内容上，评估信息质量包括查看信息的要素是否完整，比较不同信息的质量，看所需信息是否足够。
3. 探测性阅读的成效
探测性阅读应取得的成效，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高效地找到相关的、可靠的信息源。找到自己需要阅读的网页、书籍或篇章，或者复制、粘贴文档内容，或者下载文档到文件夹，或者购买、借阅图书杂志。
第二，明确阅读所找到的文章/网络资源的具体目的，即知道“为什么要阅读这个材料”，并且知道“阅读时应该留心什么”。
第三，积累关于信息源的知识。也就是说，知道如果以后再要查询这个信息或者与此直接相关的信息，可以“去哪里找”。
4. 关于信息源知识
在当今的网络时代，知道信息源，从某种意义上讲，比知道具体的信息更加重要。
具有相关的信息源知识，知道参与公共事务、学习新知识、完成工作任务等较可靠的信息源，并能在需要时加以有效利用，这也是国民语文能力的构成要素之一。
加拿大学者乔治·西蒙斯在《网络时代的知识和学习——走向连通》一书中，把知识分为三类：一是硬知识，即基础性知识、经典性知识，这类知识已经高度结构化了；二是软知识，指那些还没有被结构化的知识，一般是新产生的知识，这类知识变化很快，不太确定，就像网友每天提供的知识；三是连通性知识，即获取知识的线索、途径、管道。［2］西蒙斯认为，管道比管道里的内容更重要，而且必须经常更新管道。［3］知道哪里有某类知识，或者知道谁那里有某类知识，比知道知识具体是什么以及怎样应用这些知识更重要。
关于信息源的知识，主要来自以下一些途径：
（1）相关的工具书、推荐书目、专业网站等
如：专业词典，文件汇编；重要学术著作中的参考文献；专家推荐的必读书目等；可靠的专业网站，需查询信息的官方网站网页。
（2）购书网、读书贴吧、各类书评和同事、同伴、同学、网友的推荐
日本高效阅读专家奥野宣之曾提出过一个类比的说法：潜水艇有“主动声呐”和“被动声呐”两种声呐系统，主动声呐是靠自身发出声波的反射状态来进行计量的，而被动声呐则是靠接收其他船只或潜水艇发出的声波来活动的。广泛使用的是被动声呐系统。“人类也是，最先贯彻的应该是‘被动声呐’，也就是通过报纸、杂志、书籍和电视等途径，尽可能多地捕捉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信息，把感兴趣的书名或主题都写在笔记本上的随想笔记里。”［4］
（3）购书网站、图书馆等随便翻翻、随意看看
在购书网站、图书馆等随便翻翻、随意看看，知道那些书大致讲什么。即使是专业读者，大部分书其实也是这样读过的。例如诗人纪宇所说的“粗读书”：浏览，知道书名、著者、主要内容就可以了；用时可以查，能找到就行。［5］
（4）放在书架上的书
如果有条件，陆续购置一些与所关心领域相关的书籍，这些放在书架上的书可能永远都不会去读，但知道有这些书，跟从不知道有这些书不可相提并论。按照笔者的经验，书架上的绝大部分书都是没有读过的，目前也不打算读，但是如果需要研究一个问题，或者想了解某个内容，知道书架上哪些书是可能有用的。
培训专家秋叶这样介绍自己的经验：“我这个人好奇心特别旺盛，好多书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而读，谈不上什么特别的目的，大部分书买回来草草浏览一遍，让自己对某个领域有个概念，当然也许有些概念将来变成了我的一个兴趣关注点。像对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历史类、人文类书籍的阅读兴趣，我就是这样慢慢培养出来的。”［6］
（5）检索自己的阅读记忆
对专业人员，尤其建议把已经读过的专业用书放在能随时看到的醒目的位置。小学和中学语文教师应把中师或大学时代的教科书找出来，放在办公室的书架上，当碰到语文教学内容的问题时，第一反应就是到这些教科书上去找答案。
据笔者观课经验，语文教师教唐诗和教宋词在教学内容上几乎没有差别，通常是既没有教到唐诗的要紧处，也没有教到宋词的要紧处。必须教出唐诗、宋词的特点来，语文教师通常认可这个要求。但是，他们往往不能明确唐诗、宋词的特点是什么。这时就需要去找大学教科书。唐诗、宋词的特点，显然不需要语文教师作过深的“研究”，去大学教科书中找到答案即可。可惜，语文教师好像都不记得他们在中师或大学里曾读过这些内容，甚至从来就不知道教科书中有这些内容。
《秋叶：如何高效读懂一本书》的封底，刺目地写道：“我曾经问过学经济学的同学，有没有读过经济学领域的经典？如果看到国内报道的财经新闻，比如股价涨跌、某些行业遭遇整体性危机、一些政府行政指令效果不佳，能否用学过的经济学知识做个分析？答案往往是没有想过。”［7］忘记了曾学过的知识、不会应用学过的知识，这当然有问题；但是，如果连曾经学过这些知识、曾经看过这些书都不记得，问题就很严重了。补救的办法，就是把曾经学过、读过的教科书找出来（如果还在的话），放到自己随时可看到的位置，随时提醒检索自己的阅读记忆——关于信息源的知识。

二、知道“找什么”：搜索性阅读
1. 阅读情境与阅读方式
搜索性阅读，是在相关的、相对可靠的获得信息源的陌生文本中，或者在给定的一个或一些陌生文本中，为解决一个特定问题，快速地查找到能直接回答问题的特定信息。其所要查找的信息，一般是事实性知识，主要有两类：一是具体事实的细节，如谁、何时、何地、何事、怎样、多少数量、什么关系等；二是名词的含义、术语的定义。
数字阅读是用搜索工具进行关键词检索，所依赖的能力与探测性阅读类似，关键是要能够辨别信息源的可靠程度。
搜索性阅读主要用于纸质文本。其阅读方式是扫读，英文是“scan”，意思是像雷达扫描那样快速扫过可能相关的语段，锁定包含所要查找信息的语句并加以理解和记录。扫读是视读，以词群为单位的快速阅读，区别于以字为单位的音读。从整体材料找出具体信息，要搜索的内容越具体，扫读越容易。最直观的例子是在一页电话号码中找出一个特定的号码。
扫读不同于跳读，一般也不用于熟悉的文本——以前读过或刚阅读过的文章。在熟悉的文本中找一个没记住（不能回忆起来）的特定信息，是信息的“再认”，其阅读方式是依据回忆进行跳读，例如学生在语文课上从刚读过的课文中去找谁说了哪句话。
但是，如果在一个熟悉的实用性文本中找阅读理解时一般都不会注意到的细节，比如找出这一页有多少个句号，就要用扫读。如果要到一个间隔较长时间的熟悉文本中去找一个特定信息，例如记得在某本书上有某句话，却想不起这句话在书的哪一页了，在引用做注时，可能就要用扫读去确认在哪一页并校对所引用的文字。
2. 搜索的单位与语篇类型
在陌生的文本中查找一个特定的信息，并不是漫无章法地硬找；就像雷达，既不是无目标地瞎扫，也不是漫无边际地乱扫。扫读的关键，是要牢记“找什么”，并合理地尽量缩小搜索的范围。
搜索性阅读的搜索单位是词语、语句、语段。要合理地缩小搜索范围，就要对所读文本的语篇类型，尤其是对篇章结构有较充分的了解，包括线性文本、非线性文本和混合文本。比如：词典的条目、使用说明书、操作手册、营养标签、旅游地图、地铁线路图、景点介绍、纳税申报表、产品保修书等。
3. 搜索性阅读中的理解
经扫读快速锁定所找的信息，只是搜索性阅读的第一步。关于具体事实的细节的资讯，通常可以到这一步为止，记忆或抄录所读的词语、语句即可。
但关于词义、术语的定义，往往还需要第二步，仔细阅读语句、语段，加以充分理解。比如，要查本文中的“搜索性阅读”的定义，经扫读查到了这样一句：“搜索性阅读是在相关的、相对可靠的信息源获得的陌生的文本中，或者在给定的一个或一些陌生文本中，为解决一个特定问题，快速地查找到能直接回答问题的特定信息。”但是，搜索到了这一句，并不等于阅读者获取了资讯。要获取资讯，必须把书上的语句转化为阅读者的理解；阅读者能够用自己的话来转述其对这一定义的理解，书上的语句才会成为对阅读者有用的信息。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搜索性阅读的能力有四项：锁定包含要找信息的语句（注意），结合自己的经验加以理解（提取），并用自己的话转述（重新组织），记忆或记录（记忆）。
非线性文本和混合文本中的图形、表格、示意图等也是这样，能找到需要的信息点只是第一步，还需要把图形、表格、示意图的信息转化为自己的叙述性语言，才算达到获取资讯的目的。相应的能力要求是：锁定包含要找信息的词语或图形（注意），结合自己的经验解释图形、表格、示意图（提取），并用自己的话转述（重新组织），记忆或记录（记忆）。
4. 搜索性阅读的成效
搜索性阅读的成效，是快速地查找到能直接回答问题的特定信息并加以利用。
扫读，要么查找到并能把它准确地记录下来，要么不能准确地找到要查找的内容或者不能正确地记录下来，理解不是100%，就是0%。［8］

三、知道“有什么”：检视性阅读
1. 阅读情境与阅读方式
检视性阅读，是在找到相关的、可靠的信息源之后，或者对给定的一个或一些文本，进行系统而快速的跳读，目的是在不细读的前提下，高效地了解一个陌生文本的整体概貌和主要内容。比如：刚探测到的某官网的网页或手机App，将要读的一本知识读物，将要读的一篇信息类文本。
官网的网页或手机App，是检视其页面分布的结构，了解主题目录及其内容组织的框架，了解搜索引擎的功能和使用方法等。具体到已探测到的文本，屏幕阅读的方式大体与阅读纸质文本雷同。
检视性阅读，通常称为“浏览”。如果阅读者后续对该文本还要进一步阅读，则称为“预览”。浏览或预览所采用的阅读方法，是循着知识类读物或信息类文本的语篇类型的特征、特点，进行有规律的跳读。
跳读，意思是对读物或文本的一些部分跳过去不读；跳读的关键不是跳过去不读的部分，而是不可以跳过去的那些要读的部分。［9］对于要读的部分，有些内容可速读，有些则要求仔细阅读并加以思考。
浏览或预览，是非常主动的阅读。要熟练地运用跳读，并达到有效和高效的阅读水平，必须熟悉相应的语篇类型的特征、特点。
2. 一本知识类读物的检视性阅读
一本知识类读物的检视性阅读没有固定的顺序，但按照下面的顺序可以较好地把握一本书的概貌——随意翻翻也不能说不是检视，但效果差、效率低。
琢磨书的封面，思考书名，尤其是副标题。书名传递很重要的资讯，包括书的主题、类型、风格等。例如：《如何有效阅读一本书——超实用笔记读书法》［10］（以下简称《超实用笔记读书法》），书名告知读者这是一本致用类的书籍，重点是“笔记读书法”，非常实用的“笔记读书法”可达到有效（高效）阅读的成效。
书的封底往往是书的内容概要，有时是推荐人对书的评议。例如，《超实用笔记读书法》封底上部居中分行排列着六个问句：
至今读过的书，你还记得多少？
说出自己喜欢的书很容易，但你能答出如下问题吗？
这本书讲了什么内容？
你最喜欢书的哪一部分？
这本书对你有什么影响？
它的优点又在哪里？
略读腰封的作者和译著介绍等信息。出版者会充分利用封页的腰封和封底的腰封，尽量提供重要的信息。例如《超实用笔记读书法》，封页的腰封有“作者介绍”和“内容介绍”，介绍作者“坚持使用笔记本记录”并创造了“一元化笔记读书法”。封底的腰封是展示出版社“后浪小学堂（第二期）”书系的其他图书，有《透视谎言：跟牛津专家学超实用破谎术》等10本。
跳读前言或引言。抓住要点，相当于一篇信息类文本的跳读法。
研读目录页。包括章节的形式、章节标题和章节顺序。目录是一本书的架构，体现作者写书的纲要。例如：《超实用笔记读书法》一书，有“用笔记管理读书生活”等5章，每章下面有10个左右的主题式小标题，研读其目录页，可以对该著作的主题、主要内容和各章的关系有相当清晰的认识。
挑几页感兴趣的内容，跳读或略读。
后记（如有），跳读或略读。
书的版权页，注意出版时间，包括译著原文的出版时间。出版时间提示该书写作的时代背景，暗示作者可能持有的观点。例如，《如何阅读一本书》英文修订版是1972年，作者的序言又告知其第一版的出版日期在1940年。时至今日，它仍然是讲述阅读方法最清晰、最到位的一本书，然而该著作的出版时间提醒我们还要去关注20世纪70年代以后关于阅读的研究。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才开始篇章阅读心理学的研究。
参考文献（如有），大致浏览。著作的参考文献，是研究相关专题的重要的信息源知识。《超实用笔记读书法》没有列出参考文献，尽管书中对相关文献多有引述。有一本同类的书《这样读书就够了》，参考文献共列了26本书，除了用于举例的职场小说《杜拉拉升职记》，其余全都是由美、英、日出版的，这至少透露了国内对阅读方法研究的现状。［11］
索引（如有），大致浏览。较为正式的大学教科书，一般都有主题或术语索引，便于学生联系不同章节的相关内容。
3. 一篇信息类文本的检视性阅读
以篇章中的段落为单位［12］。一篇信息类文本的检视性阅读没有强制的固定顺序，然而，按照文章小标题和段落的先后顺序浏览，可以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路，从而较快地把握文本的内容框架。
信息类文本有众多的语篇类型，论辩/劝说性的文本和说明/阐释性的文本，正式语域的文本和非正式语域的文本，书中的一个章节和独立的单篇文章，以及不同的学科领域，乃至中西方的不同文化，其语篇类型都有较大的差异。因此，熟悉语篇类型的特征、特点十分重要。
例如：公文类、新闻消息等，因其格式固定，阅读以快速浏览为主。理科或工科的论文是“国际化”的，各有较固定的“套路”，心理学的论文都是按照“问题的提出与实验目的”“实验的对象、方法与程序”“结果与分析”“讨论”“结论”的格式来写的，如果具备相应的学科知识并且对那些语篇类型的格式比较熟悉，快速浏览就较为容易。而我国的文学研究者，尤其是上一个世纪的前辈学者，所写的“论文”多是散文化的，带有较强的文学性以及个人的色彩，比如选入高中语文教材的《说“木叶”》（林庚）、《唐诗过后是宋词》（葛兆光）等，基本上不能也无法“浏览”——文学作品可以进行、事实上读者也经常进行检视性阅读，以确定自己是否愿意读这个作品；但是，如果不想破坏文学性文本的阅读体验，就不能、事实上也无法进行检视性阅读。也许绘本（图画书）是个例外。［13］
由于主要参考文献都是西方学者的著述（国内的著述其实也是复述或转述），浏览一篇信息类文本的“阅读地图”，是“西方”式的描述和归纳，主要适用于较正式语域的、较长篇幅的说明/阐释性的文本，尤其是知识类读物中的一个章节。
据称“美国首屈一指的高效阅读权威专家”［14］艾比·马克斯·比尔，在《如何阅读：一个已被证实的低投入高回报的学习方法》一书中，对信息类文本的“阅读路线图”有精确而生动的描述［15］：
旅程名称——题目。
出发地点——引言段，即文章的第一段，有时还要看第二段。
沿途大城市——小标题。
沿途小镇——每段首句［16］。
其他有趣的地方——图表与题注，黑体字，项目符号，脚注（告知信息来源或对文中提及的特定主题给出更多的解释等），作者信息等，文章长度，文中文（工具栏，文本框），版权登记日（写作的时代背景，暗示作者可能持有的观点）。
各条道路——每个段落的展开内容，略去不读。
旅程目的地——概要或者结束段。
旅程是否完成——结尾问题（适用于课本）。
用“地图”引领阅读，这种精心的浏览过程使读者熟悉作者的写作框架，从而在开始前就掌握阅读的方向。
4. 检视性阅读的成效
检视性阅读的成效，是能够回答“这本书/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具体来说，是回答以下四个问题［17］：
这是一本/篇什么样的书/文章？依照主题领域与书的种类或语篇类型分类。
这本书/这篇文章谈的是什么？用最简短的话概括内容主题。
作者在书/文章中想要解决什么问题？确定作者想要解决的理论问题或实际问题。
作者用怎样的整体架构来发展他的观点或陈述他对这个主题的理解？将主要部分按顺序与关联性列举出来。
获取资讯，唯一的证据就是“记住”。研究表明：进一步阅读书或文章的细节，对仅以记住“这本书/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为目的的阅读，几乎没有作用。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阅读书或文章的细节，基本上是自我安慰式地浪费时间和精力。如果不能够用最简短的话概括内容主题，并用大纲、表格、图示等方式整理框架结构，要想在以后能够记住“这本书/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几乎是不可能的。隔不了多长时间，这本书/这篇文章就很可能毫无印象，至多只保留一个信息源的知识。
如果阅读这本书/这篇文章的目的仅在于获取资讯，阅读到此为止，并以大纲、表格、图示等方式整理框架结构。
如果后续对该文本还要进一步阅读，“预览”的成效还要追加下列两项：
明确阅读所找的文章/网络资源的具体目的。即知道“为什么要阅读这个材料”并且知道“阅读时应该留心什么”。
进一步明确阅读文本的具体目的。即知道“为什么要阅读这个材料”并且选择了自己所要阅读的部分内容。
如果是学科阅读“预习”阶段的“预览”，包括自学、微信群或线下的同伴互学、学校教学或入职后培训等情境，则要再追加两项：阅读（学习）之前的系统性提问，关于学科“专业问题”，关于“我想知道的问题”，关于这个话题“已经知道些什么”。
上面择要介绍了“以获取资讯为目的的阅读”三种亚类型：探测性阅读，搜索性阅读，检视性阅读。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正在积极引进“问题情境”中的探究学习并开展本土化实践，“以获取资讯为目的的阅读”对“问题情境”中的探究学习非常重要，对于探究过程中所需要的“资源”，要知道“去哪里找”、知道“找什么”、知道“有什么”。学会“以获取资讯为目的的阅读”，掌握探测性阅读、搜索性阅读、检视性阅读的阅读方法，已成为当今中小学生需要优先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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